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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摄 影

2021年10月29日申时，
我站在家里的露台上极目远
眺，蔚蓝色的天空中飘着朵
朵白云，不远处高高矗立的塔吊张开着长臂正缓缓
摆动，“银燕”伴随着轰鸣声不时在天空中划出美丽
的倩影。
转眼间，太阳收起了耀眼的光芒，天边露出了

一道靓丽的晚霞，渐渐地由橙红变成红色，映射的
范围越来越大，广袤的天空瞬间被染成了深红色，
就像是一片波澜壮阔的红色海洋，蔚为壮观。真是
日落晚霞红满天，夕阳似火美如画。此时，我已将

华为 P50pro手
机调整到专业
摄影10倍变焦
模式上，以双肘
为支撑固定好
手势，静静地等

待“银燕”、“吊臂”、“夕阳”完美融合的那一刻。16：
50，期待已久的美景终于显现，我赶紧按下快门连
拍了5张，并从中选出这张我最满意的照片做了二
次构图修饰，形成了现在的作品，并取名为“夕阳似
火”。
说起这幅作品还真有个小插曲：作品完成后我

给好朋友看，朋友问我：“这幅作品中的两架飞机是
后期做上去的吧？”我说：“不是，是实景拍摄。”
为了拍好这幅作品，我在家里的露台上仔细观

察了十多天，寻找规律。其间，用手持或固定在三
脚架上的照相机、手机拍了很多次，并细细琢磨，不
断总结，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此真所谓“此
景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观”。

杜仁伟

夕阳似火

复旦大学的宿舍原
先有三村（庐山村、徐汇
村、嘉陵村）四庄（德庄、
筑庄、淞庄、渝庄）之称。
依稀记得儿时搬家，约莫
四岁的我，手拎着两三只
木制衣架，屁颠屁颠跟着
大人从“筑庄”走进相邻
的“淞庄”，从此就在这个
后来被数字编码的“复旦
大学第六宿舍”住了将近
40年。
多年后才知道，“三

村四庄”之名，无不与复
旦大学筚路蓝缕的创业
史和艰辛异常的迁徙史
上经历的地名相对应。
“淞庄”，是为纪念复旦大
学创校之地吴淞口炮台
湾而命名。其内为十多
列日式二层楼建筑，抗战
胜利后复旦接收，作为学
生宿舍，后来成为教职工
宿舍。
这里堪称“都市里的

村庄”，要是去一趟住在
市区的爷爷奶奶家，总是
说“到上海去”。而且早
年可以在屋前屋后绿茵
茵的草坪上奔跑玩耍，不
知何时，草地被“开垦”成
每家每户的“自留地”，种

上蔬菜瓜果，俨然过一把
“农家生活”之瘾。我家
后门“自留地”里种下向
日葵、鸡毛菜，栽培了一
棵无花果树，自产的无花
果又大又甜，以致数十年
后的今天女儿还念念不
忘。前门的空地则种上
了丝瓜、夜开花之类，藤
蔓攀爬上墙。还有月季
花等植物，开花时也煞是
好看。
好

像 是 上
世 纪 的
六 十 年
代初吧，“淞庄”和一墙之
隔的“渝庄”（第七宿舍）
之间，办起了一个家属食
堂，我家的南门正斜对着
这个食堂。印象里那时
正念小学的我，总感觉饿
得慌。以“乖孩子”著称
的我，放学后实在耐不住
饥饿的折磨，好几次偷拿
家里的饭票，去食堂买一
只掺着山芋粉做的“黑馒
头”，狼吞虎咽。长大后
才晓得，那时正遇到三年
自然灾害。
要是按时下的说法，

我们住的就是“连体别

墅”，当然非常简陋。从
北面钉着门牌号码的门
进入，就是一间极小的厨
房。楼上楼下两个大房
间、一个小房间，楼梯转
弯处是一间并无洗浴装
置，仅有一个蹲式抽水马
桶的卫生间。我们四兄
妹常坐在地板上玩，尤其
是夏天，草席一铺，就可
以睡觉了。家里有一台

电子管
收 音
机 ，当
时俗称
“ 无 线

电”，放在楼上，父亲为了
我们在一楼也能收听新
闻节目，买来一只小喇叭
安在一楼。当时就躺在
地板上，听到这个“拉线
广播”里齐越播音的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样》，记住
了焦裕禄的名字。
二楼的大房间，是父

母的卧室兼书房，放着一
张很大的双人写字台。
母亲很少有时间陪我们
玩，每天都会从她的自行
车上驮着一大堆学生的
作业本或考卷回家，晚上
就在灯下批阅。前年初，

我登门祝贺于漪老师获
颁国家“改革先锋奖章”
时，她诚恳地说，“我运气
好是因为活得比较长，你
母亲也是很优秀的老师
啊！我对她印象很深”。
她指着我对身旁的儿媳
介绍说，他母亲张瑞芳，
是优秀教师，名字和演员
张瑞芳一样。闻之非常
感动。这当然是于漪老
师的谦词，但母亲给我们
留下的那夜以继日工作
的印象，真能诠释“优秀”
二字。
大房间里摆着一只

其貌不扬的绿色大橱，对
儿时的我们的最大诱惑，
就是母亲有时会从里面
拿出饼干筒，掏出点心糖
果奖赏我们。而父亲为
我们四兄妹做的每人一
个档案袋，也放在这个大
橱里，从出生证明、托儿
所的涂鸦“作品”到学生
手册、奖状之类的所有
“珍档”，一应俱全。
“淞庄”里住着不少

名人或未来的名人，可惜
我年少懵懂，全然不知，
而对“淞庄”的记忆也大
多呈碎片状，残存的唯一
故事则常令我唏嘘。
大约是1966年冬季，

动乱的中国，萧瑟的复旦
村庄，我们这些“村民”无
课可上，无事可做。从复
旦小学到复兴中学的老
同学汪恭德，因身为“走
资派”的父亲被“打倒”，
全家落难栖身于“淞庄”
13号，其南门恰好与32号
我家的北门隔“田”相
望。我俩从小在一块捣
鼓矿石收音机、电子管、
半导体之类，当然
他绝对是我的师
傅。一天，闲极无
聊的我们突发奇
想，两家间距这么
近，何不架一根“热
线”，做个“电话”玩玩？
于是弄来一卷铁丝，从汪
家二楼南窗拉到我家二
楼的北窗口，一根十多米
长的“热线”架设成功！
我们两个十五六岁的男
孩，就在各自一端搞些简
陋的装置，试着通话。但
铁丝的电阻太大，我们的
“设备”又太差劲，对方的
声音极其微弱，我们却仍

乐此不疲。
那时，我们的家长们

都在被“文化大革命”的
“烈焰”炙烤，每天愁肠百
结战战兢兢地去复旦校
园接受“大批判”，早出晚
归，垂头丧气，哪有心思
和功夫顾及我们这些无
学可上的孩子。所以，连

接我们两家的那根
“热线”，蛮长一段
时日并未被发现。
某日却终于“东窗
事发”。不知是否
有人警告，我父亲

突然看见了这根“热线”，
大惊失色，紧张莫名！一
头是“复旦最大的走资
派”，一头是“漏网老右”，
两家竟然有“专线”相连，
莫非相互勾结，阴谋对抗
“文革”？若是被造反派
晓得，非同小可!第二天
我们便忍痛割“线”，可怜
的“科学实验”就此夭折。
从“淞庄”出发，父母

陆续把我们送往近在市
郊，远至黑龙江、内蒙古
的“广阔天地”，而他们先
后远行往生，全家也早已
搬离“淞庄”。然而有时
我还会前去探访，奢望打
捞、拾掇记忆深处的“淞
庄”拼图。

吕怡然

家住“淞庄”

坐在西式餐厅里，看看手中
的菜单，又见邻座餐盘里看着貌
似美味的一种食物，我问服务员
这是什么，答：水波蛋。嗯，指指
边上，我说，就要它了，一样的来
一份。
菜上桌，底下是面包，然后铺

一层生菜，夹着三文鱼，再上面就
是浇了汁的水波蛋，从外面嫩滑
的蛋白里还能隐隐看出里面流动
的蛋黄。一不小心，叉子碰破了
蛋白，金黄的蛋黄就流淌出来，我
急忙凑上嘴咬了一口，心想，这其实
就是我们小时候溏黄的水潽蛋吧。
小时候外婆经常煮水潽蛋给

我当点心，水煮沸，敲两个鸡蛋入
水，尽量小心轻放，否则蛋黄很容
易散了，就既没卖相又不好吃
了。盛起来，放糖和酒酿，酸酸甜
甜，可媲美酒酿小圆子。有时候，
待客也用这个。如果没有酒酿，

我就让外婆烧
咸口的，稍许
放些盐。我喜
欢吃溏黄的，
所以蛋不能在
水里煮太久，否则就老了，盛起来
也得尽快吃。现在所谓水波蛋应
该煮好放冷水里激过，所以蛋白
凝固光滑，里面的蛋黄也不会变
老。
说到溏黄，现在还有个名称

叫“溏心蛋”，其实也就是鸡蛋煮
熟蛋黄流动而已，这或许来自粤
语，而在日本人口中这种蛋品叫
“温泉蛋”。我第一次在日本见
“温泉蛋”，真的是在温泉，箱根的
山上大涌谷，所谓“黑蛋”就是把
蛋放在温泉里煮，温泉里富含铁
质，在煮蛋的过程中，铁与硫化氢
产生化学作用变成硫化铁，所以
蛋壳就变黑了。平常面馆里的温

泉蛋当然就
不是真的鸡
蛋放在温泉
里煮了，而是
带壳放在热

水浸泡，总之就是溏心蛋而已。
除了水波蛋、温泉蛋，西餐中

还有一种制作蛋的方式，叫“西荷
蛋”，大概是西式荷包蛋的简称。
我最早吃到这种蛋，是在港汇的
“新元素”，他们的早午餐中有各
种煎蛋炒蛋，其中一款就是“西荷
蛋”。其实就是把蛋摊成饼状（不
放面粉的），里面放些切碎的方
腿、番茄、彩椒、蘑菇、洋葱等，再
卷起来，成大大的饺子状。一般
高级酒店自助早餐都有这一道蛋
品。当然叫法各不相同。
记得多年前去香港采访赛

马，在马场用餐，看着一个小哥在
炒蛋，问我要什么，我说西荷蛋，

他不懂，然后他不会讲普通话我
不会粤语，比划了半天，正想放
弃，搞个太阳蛋算了，忽然福至心
灵，omelet，我说，他恍然大悟，为
了吃这一口我终于想起了它的英
文原名！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方
式制作的蛋在粤语里叫“奄列”
（感觉就是音译）。在内地的酒
店，我也曾有说“西荷蛋”不被理
解的时候，当然通过解释我终于
吃上了，反正叫它“蛋卷”“蛋包”
等等什么的都有。
关于鸡蛋，真的有很多做法，

传统的有卤蛋、炒蛋、荷包蛋等
等，西式的，前文所说水波蛋、温
泉蛋、西荷蛋都是。当然，有的只
是名称不同，制作方式是殊途同
归的——总归离不了煮、炒、煎。
比如美式炒蛋，只是不起油锅，不
把蛋炒老而已，而太阳蛋应该就
是单面的荷包蛋了。

钱亦蕉

蛋品的名称

生物学有术语，叫“适
者生存”，说的是生物相互
竞争，能适应者生存，不能
适应者被淘汰。我这里的
“适者”有所不同，“适”是
“适合”“适量”的意思，说
的是锻炼者若注重“项目
合适、运动量适度”，就能
收到良效，保持身心两健。
我聊长跑的短文刊出

后，好几位朋友联系我，还
热情约我一起跑步。我自
然乐于同道。没想到头天
试跑，半程（约两三公里）
还没跑完，就有人笑着退
出了；其后几天，跑伴越来
越少，现又只剩我一人独
跑。值得一提的是，后两
位弃我者，是力量较强的
“跑人”，一人嫌我跑得慢、
跑程短（他一跑就是十几
公里）；还有一人嫌我热身
烦琐，跑后放松拖沓。看
得出因我当年风采不再，
他们有些失望。
不过平心而论，对这

些朋友，我倒是充满感激。
几位跟不上我、嫌我

跑得太快、跑程太长的朋

友，我感谢他们。按理说，
同人约跑，就是添个伴、增
加些热闹而已，但从出发
时的情绪看出，他们多少
有些跟我“比试一下”的意
思。我自觉到了这个年
龄，已不再适合参加各种
比赛，所以只按习惯速度
和节奏去跑。想不到跑出
没多远，彼此就有了差
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
及时打招呼退出，我认为
做得对。这不是怯弱，而

是理智。各人体质不同，
锻炼基础也有差异，长跑时
大可不必“硬撑”，以免“硬伤”。
两位比我跑得快、跑

得长的朋友，我也感谢他
们。他们有丰富的长跑经
验，即使岁月倒回20年，
我也不见得比他们跑得
好。他们愿意陪我跑一
程，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体
育道德；何况在跑程中，他
们还跟我交流心得，让我
学到不少东西，如呼吸节
奏、摆臂幅度等。此外，他
们的跑步装备也开了我的
眼界（如所戴手表可测脉

搏、呼吸、
含 氧 量
等）。在健
身步道上，
相互切磋
应该成为
一道恒久风景。
能与众人一起长跑，

我还感谢我自己。这么多
年了，在自己喜欢的运动
中，我还能保持初衷，这是
可以欣慰的。我为健身养
心而跑，自有一定之规：与
跑速慢的同人一起跑，我
不“放水”；与跑速快的同
人一起跑，我也不“死磕”。
“中年戒之在斗，老年戒之
在得”，到了这把年纪，跑步
快慢、长短、姿势，都已不再
重要，重要的是保持体能、保
持精神、保持心中那一蓬锻
炼火焰长久不熄。
写到这里，觉得“适”

字还应包括一层意思，那
就是“适意”。上海人用
“适意”来形容“感觉舒
服”。有经验的锻炼者，会
按“适意”与否来调节运动
量。如果量安排得当，那
您跑后就会感到舒适清
爽，饭吃得香、觉睡得熟，
“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
至”。这种“适意”之感，也
是“适者常健”题中应有之
义。

适者常健

做梦这事，真是滑稽，说有规律，有
时做的那些，打死找不出原因，莫名其
妙得很；但要说没规律呢，也是冤枉，大
多梦，背后都有原因。
我有几个“百做不厌”的梦。
我老做梦做到自己还在原工作单

位，因不想上班，老去医务室“骗”病
假。梦中，有时骗到，有时骗不到，而不
管骗到骗不到，做得那真是累。主要是
紧张。毕竟是“骗”，比如喝口热水伪装
发烧之类。骗惯人的人不骗会生病，而
不会骗人的人，骗一次代价不小。一来
心虚，怕人发觉；二来，装出付可怜巴巴
的生病样，“难看”，自己都恨、都鄙视，
想到反胃。但有一点要说明，那时骗
人，不算不道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中国，上班也没事，大家
都在混；更主要的是，那
时在谈恋爱，恋爱中的
人，还想上班的，那是真
有病。换个位子，我要
是医生，恋爱中的男女
来找我，哪怕编，我也帮他们编出病来，
给他们病假，给他们时间去轰轰烈烈地
爱！恋爱感觉，实在太美妙，不为恋爱提
供方便的人，是绝对谈不上人道主义的。
还有个老做的梦，我又回凤阳插队

去了。就像曾经有过的那样，每年寒
冬，在上海过了春节，就得回乡。梦中，
那种心的荒凉，真是荒凉得人发慌。一
片一望无际的天地中，什么都没有，心
在漫无边际地探寻，在遥远的空旷处拓
展，想碰到、听到、见到些温暖、欢喜，但
是，什么都没有。梦里时常出现的是：
茅草房顶露了，雨滴了进来；床上的芦
苇秆断了，身体陷了下去；泥灶塌了；缸
里没水了……还老是梦到泥，湿漉漉的

深褐色的泥，地上、床上到处都是，连身
上、颈脖里都是。再有就是看到自己，
一筹莫展望着这一切。几十年了，这梦
老跟着我。醒来不知是梦，仍在荒凉
中、惊慌苦闷中。
我老说自己几十年，做梦全是中国

的事，从不梦澳洲。然而前些天，总算
梦到了。该是觉到些公平的，结果却越
发抱歉。什么梦不能做，偏做这梦！我
梦到的是，收到了罚款单。
几年前，我一家开车去黄金海岸，

玩了一星期，潇潇洒洒地去，潇潇洒洒
地回来。很开心。不料，回家第二天，
打开信箱，收到一张罚款单，去的路上
超速了。很扫兴！尤其先前还在得意，
自己开车，虽说辛苦些，却省了不少机

票钱。然而，扫兴还没结
束。隔天，打开信箱，又
收一张，还是超速，还是
去那儿的路上。受不了
了，罚一次，教训教训，可
以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愤愤不平，气堵胸闷，但也知道，这理没
处讲。可就这，以为已过去，怎么也没
想到，一星期后，连续两天又收两张罚
单，这两张，罚的是回来路上，还是超
速。四张罚单，收得我心痛、手软。早
知如此，不如当时飞机去，省事省力省
钱，还省了“心痛”。那之后，好一阵，再
去开信箱，都怕了，怕走近，怕打开，怕
收到的信上有我名——只要有我名，十
有八九是罚款。每次去拿信，都心惊肉
跳，“上帝保佑”不住地念，捏信的手推
得很远，眼睛只睁一只，眯一条缝，直到
确定不是罚款，才敢睁大，睁两只……
不过后来，我老说，罚款真有效，自

那四张罚单后，我再没超过速。

黄惟群

梦这玩意儿

彭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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